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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93岁了，回想这几十年的岁月，我领略过让人乐而忘返的繁华都市，也沐浴

过令人沉醉迷恋的高原风光。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又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了祖国

日益强大和人民日益幸福。但如烟的岁月，如雾的往事没能挡住我的视线，故乡的模样依

然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间。算了算，离开那片我经久依恋的故乡70多个年头了，每当

我在宁静的夜晚凝望深邃的长空，浓浓的乡愁使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故乡情魂
◎田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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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沁源县的一个
贫困家庭。在故乡的那段岁月里，给我留下
刻骨铭心历史印记的，莫过于万恶的日本
鬼子的大肆屠杀民众，破坏劫掠财物所犯
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和家乡民众不畏
强暴，英勇抵抗的斗争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沁源县由于地理位置
的优越，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
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那时，太岳
军区、太岳区党委驻扎在沁源，由陈赓司
令，薄一波政委领导的八路军386旅、山西
新军决死一纵队等抗日武装也曾长期战斗
生活在以沁源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当时，驻
扎在山西的日本鬼子将消灭八路军和决死
队当作首要任务，加之沁源民众的抗战意
志坚定，表现出坚强不屈，不甘做亡国奴的
民族精神，所以，鬼子将沁源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接二连三对沁源进行大规模的扫
荡，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用各种极其残忍
的手段对沁源人民痛下毒手，进行了一次
次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无数起烧杀惨案。

我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膝下
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二。由于鬼子经常性的
空中轰炸和地面扫荡，我们的家没了，一家人
只有将窑洞、树林中的干燥地等凡是能遮风
挡雨的地方当成家。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母亲
是个“小脚女人”，鬼子来了转移时经常由父
亲背着她走，不过她的双手非常灵巧，是个针
线活和织布能手，她用灵巧的双手为部队纳
了不少鞋垫，织出的布为部队制了不少的军
鞋、被服。我父亲也非常能干，种地是一把好
手，思想也非常积极，经常自发组织村民为部
队抬担架，将部队伤员接到窑洞里养伤，那时
候部队药品非常紧缺，父亲就上山采草药给
伤员敷药。他还经常随部队一起去拆桥梁、轧
公路，阻断和破坏鬼子的交通。

1942年，日本鬼子大举进攻沁源，意图
占领沁源县城，沁源人民和驻扎在那里的部
队把所有水井填死、磨盘砸烂、粮食运走后
全部转移了出来，留了一座空城给鬼子。面
对鬼子疯狂的扫荡，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开展“沁源围困战”，在鬼子的补给
线上遍布地雷，将鬼子死死地围困在沁源县
城。困兽般的鬼子隔三差五就出来抢劫，屠
村，手段极其残忍。由于日本兽兵见东西就
抢，见人就杀，我姨妈就是身怀六甲转移不
及时被日本鬼子抓住，当时，日本鬼子用刺
刀把她的孩子从腹中挑了出来，然后将她身
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直至死亡。所以
那时每家每户对自家的女孩看管很严，从不

让女孩子抛头露面，我父母也不例外。
我本来念过两年的书，鬼子来后学校

没有了，书念不成了，平常痛我、爱我的姨
妈又被日本鬼子折磨致死，这些事对我的
触动非常大。我发现老是躲不是办法，得跟
鬼子拼命。于是我背着父母参加了青年救
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由于有点文化，我很快
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担任了青年救国会
和妇女救国会的秘书，我们积极动员群众，
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

尽管那时抗战的烽火将山西沁源烧得
遍地通红，但由于爱女、护子心切，我的父
母亲对我的管束非常严格，根本不让我出
门，而我呢想尽一切办法偷偷跑去参加青
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活动，每次回到
家父母都会严厉的批评我。为了能管住我，
不让我成天抛头露面，父母背着给我找了
一个婆家。听说对方男孩子只有11岁，当
时我15岁，若应了那门亲事，我就要去他家
当“童养媳”，安分守己当家庭妇女。为了自
由、为了继续为抗日做点事，我选择了背叛
父母，和几个同伴商量好后离家出走，找到
牺盟会来到邻县平遥县。

平遥和沁源不同，是游击区。有维持
会，有汉奸，还有阎锡山的“勾子军”（解放
前山西一带群众对阎锡山十九军的一种詈
称）。维持会是两面派，汉奸就是日本鬼子
地地道道的爪牙，“勾子军”也要抓捕共产
党游击队。到了平遥，我们参加了平遥一区
县大队，大队长名叫李康，他将我们视作骨
干，把我们都编入了抗日武装小分队。让我
们化装成逃荒者与维持会汉奸打宣传战。
一年里，我们走遍了平遥一区的山山水水。

那时，我们不但要承担站岗放哨和宣
传任务，还要在鬼子进村扫荡时从背后袭
击鬼子，引开鬼子为老百姓转移赢得时间。
每当听到我们部队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
声与日本鬼子的鬼哭狼嚎声交织在一起，
看见小鬼子抱头鼠窜的狼狈样，我经常高
兴得整夜难眠。

到了秋收季节，我们就更忙了，要去挨
个提醒老百姓赶快收粮，并组织人员和老百
姓一起抢收粮食。那时，日本鬼子和阎锡山
的勾子军每天手持刀枪把老百姓赶到地里，
逼迫老百姓为他们收粮食。由于敌众我寡、
武器简陋，我们根本没法与之抗衡，于是我
们就让老百姓上午磨磨蹭蹭，下午甩开膀子
加油收，晚上就把日本鬼子和勾子军还未拉
走的粮食藏到老百姓家中。有一次雨后的夜
里，我们去执行任务，我的脚被陷在泥土中，

鞋丢了，光着脚走了一晚，第二天，我双脚红
肿根本无法下地。于是，大家就把我隐藏在
一个老乡那里养伤。日本鬼子和勾子军三天
两头进村搜索，老乡只好把我藏在他家的羊
圈里，养了十几天的伤，我的身上也出了一
身的虱子和跳蚤。养好伤，老乡给我准备了
一双鞋子，还给我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让
我扛着锄头装扮成小媳妇转移。临走老乡一
再嘱咐我，在北方走夜路一定要记住“前方
最亮是水，前方最黑是稀泥，要止步绕道；前
方灰色便是路，可以前行”。后来我把这条经
验传授给了我的战友们。

1943年秋收的一天，我们小分队和老
百姓一起正在地里抢收粮食。由于汉奸告密
报信，我们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了，经过殊
死搏斗，我们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其余的
部队战士和小分队成员都牺牲了。冲出包围
圈后，我和孙秀英、宋光珍还有5个记不起名
字的女同志躲进了玉米地，另外有5名女同
志躲进了高粱地。而我们小分队的男同志施
本哲和王丙荣为了掩护我们突围，被日本鬼
子抓住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兽性大发，
对施本哲和王丙荣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割耳、
挖眼等酷刑，最后还将施本哲的生殖器割了
下来，敌人将他们折磨致死后还把他们的遗
体填了枯井。我躲进玉米地后一动也不敢
动，两名战友饱受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令我
心如刀绞，我咬紧牙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出
哭声，嘴唇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日本鬼
子将两名战友折磨致死后，立即在玉米地和
高粱地里展开搜索，搜索无果后鬼子就驻扎
在玉米地边守住粮食，不让我们去抢收，直
到5天后才离去。我们躲在玉米地里的队员
白天一动也不敢动，晚上就在玉米地里找圆
萝卜吃并不断转移藏身地，而躲在高粱地里
的队员就没吃到任何东西。当鬼子撤走后，
五天五夜颗米未进的她们已经奄奄一息了。
由于没有经验，其中两名姐妹饿急后进食过
快在我们的怀里永远的闭上了双眼。我出生
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他们青春、鲜活的
面容如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一切就像发
生在昨天，向他们致敬，永远怀念他们！

亲人的惨死，战友的牺牲，家乡的沦
陷，让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日益加深，那时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拉几
个鬼子垫背”。1943年底，平遥县委组织部
长高绍吉、县妇救会主任焦桂英等在平遥
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参加了训练班。由于
表现良好，在经过50多天的训练后，在县妇
救会主任焦桂英和区妇救会干事郭凤的介

绍下，1944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们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有党
员身份属于高度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因为汉奸维持会要向鬼子告密，阎锡山的

“勾子军”也要抓捕、杀害共产党人。
施本哲牺牲后，我接任抗日武装小分队

队长职务，负责一个行政村（辖10个自然村）
的群众宣传动员和各种生产生活工作。我们
经常组织群众碾炸药，捣石雷，做出很多土地
雷埋在敌人进村的必经之路上，每当看见被
炸伤的鬼子杀猪般的嚎叫时，我们都要高兴
好几天。就这样，我们消灭一个敌人就缴获一
件武器，慢慢的将抗日武装小分队从当初的
手持土枪、大刀长矛的队伍发展成了拥有洋
枪、纪律严明的地方抗日自卫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
投降的消息传到平遥，深受日军摧残的平
遥人民自发涌上街头，流着幸福的泪水奔
走相告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鬼子
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大街小巷满是胜利的标语，河谷山川尽是
鞭炮的声浪。县里的戏班子免费为群众唱
了三天大戏。大家一起扭秧歌、敲锣鼓，纷
纷汇入欢乐的人海。那几天可能是我这辈
子最激动、最开心的时刻。

我和丈夫昝英是经组织介绍认识的，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为了解决部队战士的
个人婚姻问题，将很多地方上的姑娘介绍
给他们处对象。昝英比我大十岁，是一名红
军战士，抗战期间是薄一波政委领导下的
决死一纵队的一名营教导员。经过组织的
谈话，我成了昝英的妻子。此后，我们并肩
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又共同南下到甘
孜州，参加了甘孜州的政权建设、民改平叛
和社会主义建设。

故乡沁源，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
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
岁月里尘封在我记忆深入的那些和
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如今
几乎是我梦境中的全部。享受着
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的我深知生
命是有限的，但对故乡魂牵梦
绕的思念却是无限的。93岁高
龄的我如今已经无法再回故
里重踏当年的足迹，但我
会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一
句“愿我的故乡明天更
加美好。”

（作者系我州
南下离休干部）

◎高亚平

就在狗蛋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急刹
车，车停住了。狗蛋被人推搡着下了车，他一
定神，咋又到了常宁路派出所？

依旧是审讯。不同的是，这次审讯狗蛋
的，不是先前那几个警察，他们似乎比先前
那几个警察凶。

警察简单地询问了狗蛋的简历后，接
着就直奔主题，让狗蛋交代他送给小芳的
那部玫瑰色手机的来历。他刚说了一句：

“是在垃圾箱里拣的！”便被审讯他的警察
抽了一耳光，喝令他老实交代。

狗蛋委屈极了，眼泪差点从眼眶中滚出。
他嗫嚅着分辩道：“我说的是实话！”

警察不听他的分辩，让他再好好想想，
想好了再说。并说，他们已知道了手机的来
历，这是在例行公事，是在考验狗蛋，看他
老不老实。说完，审讯他的警察点上一根
烟，到室外抽烟去了。室内只剩下狗蛋和做
记录的警察，俩人都紧闭着嘴，谁也不说
话。室内的空气好像凝固住了，沉闷得让人
几乎喘不过气来。

门再次被推开时是在半个小时后，这
次进来的不光是审讯狗蛋的那位警察，还有
王力。听了审讯狗蛋的警察的汇报，得知案
情没有丝毫进展，王力有点急，他特意赶过
来看个究竟，看是否能经过他的开导，让案
情有所突破。但令王力没有想到的是，他进
房后，无论怎么审讯，狗蛋都是一句话，手机
是捡来的。除此，再无二话。见状，王力大为
气恼，他向两位警察丢了一个眼神：“让他到
外面清醒清醒！”然后，气哼哼地出了门。

狗蛋被带出了门，铐在了派出所后院
的一棵树上。

尽管到了晚上，但天气依然很热。狗蛋
被铐到树上后，那个难受劲就别提了。派出
所的后院原来是一个自行车棚，这几年，随
着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车棚最终废弃，
成了一个杂物间，里面不但堆满了落满灰
尘、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还有一些破桌烂椅。
除车棚外，就是几棵梧桐树，一棵榆树。梧桐
树长得快，已有小桶粗，时值秋天，树叶蓊
郁，阴翳了整个后院。就连车棚的顶上，也被
树荫所罩，星月之光只能被筛下，斑驳于棚
顶。而榆树呢，也许是冒出地面晚，也许是生
长缓慢，则仅有椽子粗细，委屈地夹在梧桐
树间，连叶子都是瘦瘦的，小小的。狗蛋就是
被铐在这棵榆树上。起初，他是站着的，一个
小时后，他实在受不了，干脆坐在地上。由于
是背铐在树上，两只手臂不能来回活动，连
蚊子叮他，他都没法驱赶。时间一长，他被叮
得浑身奇痒，难过异常。加之天气又热，又喝
不上水，狗蛋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开始大喊
大叫，希望有警察到后院来，给他松了手铐。
闹腾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他无望地耷拉
下脑袋，大口喘气……

狗蛋再次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的九点
钟，他发现外面阳光很好，天空很亮。当他把
目光收回，环视周围时，不由大吃一惊，我这
是在哪里？医院吗？怎么还有警察？见他醒过
来，守护他的警察，连忙走到床前，长吁一口
气说：“好了，你终于醒了！想喝水吗？”狗蛋觉
得说话的警察声音有些熟悉，扭头一看，这
不是第一次审讯他的那位警察吗？他挣扎着
想坐起来，被王建军按住了，“再躺会儿吧！”
狗蛋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他在心里嘀
咕道：同样是警察，咋就这般不一样呢？他还
不知道，他被折腾得昏过去后，是被何远找
人送进医院的。这个时候，何远正在派出所
里，为他的再次被抓，为他被铐在派出所后
院树上，正和王力吵得一塌糊涂呢。

正如俗语说的那样，“热闹处卖母猪”，
在所务会上，何远还没有和王力就狗蛋的事
儿论出个究竟，就被郑重的电话给打断了。
郑重在电话里直接了当地说：“何远呀，咱们
都是老同学了，你咋还给我来这一手呢？”

“你说啥呀？”何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啥？有人把你们告了，说你们打击处

理弄虚作假！”
何远更糊涂了，“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

点了。”
“你赶快到局里来，去跟杜局长解释

吧！”郑重说完，就挂了线。
何远举着手机，愣了半天神，终于没有

弄出个所以然来。他只得宣布散会，开了
车，火急火燎地往分局赶。路上，他又给郑
重打了两个电话，但始终打不通。他索性不
打了，是福是祸，见了局长再说。这样想着，
功夫不大，就到了分局。他径直上到三楼，
敲了敲门，进了局长办公室。

“杜局长！”何远赔着笑叫道。
杜平没有吭声，阴沉着脸，示意他坐

下。何远刚坐下，杜平就随手从桌子上拿了
一份材料，递给他。他接过一看，是分局打
击处理考核表，常宁路派出所名列第二。

“你们所里这个成绩是真实的吗？”
“应该是真实的！”
“通易坊贩毒案也是你们破的？”
何远挠了挠头，好像没有听民警汇报

过这个案子，是不是王力指挥人侦破的，他
有些拿不准。“我不清楚这个案子，或许是
教导员组织警力破获的吧？”

“你不清楚？”杜平用眼狠狠地剜着他
说，“一句你不清楚就完事了？我说何远呀何
远，你可是代理所长，是所里的一把手，所里
的大小事儿你都得清楚，关了三个人的贩毒
案，你竟然一点都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
的！”杜平越说越来气，不由“腾”的一声，从
座椅上站了起来。“你现在就给我打电话，把
这件事情给我弄清楚！” （未完待续）

南山

在丹巴县城附近的马路上，会时常
遭遇正在行走的牛，三五成群，或独步天
下。牛犊高兴时活蹦乱跳，成年的牛都走
着稳重而踏实的步伐，一副悠闲自在的
神态。假若你开着车，为了安全而鸣响喇
叭，有牛或靠下边，但多数的时候它们置
若罔闻，我行我素，对喇叭声似乎早已经
司空见惯，似乎在说这是车道人道也是
牛道。你只好减速或停车避让，这时，某
头牛对着你的车头“哞哞”叫唤两声回应
一下，然后泰然自行而去。如果碰到一头
牛正好躺卧在马路中央，瞪着圆鼓鼓、惨
白带血丝的大眼睛，嘴不停地磋磨着，估
计你得屈尊下车，用肢体语言和吆喝声
与它交流，最好表达出友好——牛哥，理
解一下，我还要赶时间。

而在小金县巴朗山飘着雪花的山坡
上，在道孚县八美镇长满青草和小黄花
的草场上，看见放牧的牦牛，零星分布如
移动的“雪域之舟”，汇聚成片形成荡漾
的牦牛的海洋，它们忍受着高寒或暴晒

啃噬草和草根，那样温和、驯顺和宁静。
这是在藏区还能看到的一道牛的

风景线，生命融进大自然的一种美，让
我生出了感动和思考——牛何以在艰
苦磨难中保持气定神闲与安身立命的
生命状态？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牛天生的
生理构造与习性造就了它们驯良与吃苦
耐劳的品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更
愿意从牛与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
赖、相互信任，甚至于相互崇拜的关系中
来解读牛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

在藏区，牛实际上被藏民们当成了
“家人”。特别是牦牛，不仅仅成为藏民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生活的许多
方面都是从牦牛身上获取的，以牦牛肉
为主食，牦牛奶作营养饮品，牦牛皮毛制
成衣服；牦牛也寄托着藏民们的精神信
仰，比如对于白牦牛的崇拜，白牦牛经过
超度后要放归自然让其自生自灭，白牦
牛是不少山神的化身，又比如对于普通

牦牛的尊重，只要不是在杀牛季死掉的，
当地人对它们都要进行厚葬，有的还会
请寺庙的喇嘛来念经。还有，今天行走在
甘孜、阿坝、昌都等藏区，仍然能看见人
们把牛的头骨、角作为灵物来供奉，或者
镶嵌在石墙上供人视拜，甚至将刚杀的
牛头供奉在房顶上以示尊崇。

由此看来，牛的温和与驯顺，也是与
人长期相处的结果。还有，牛的气定神闲
与安身立命，包括它的自由自在，固然还
有工业文明的进步逐渐让牛从“蛮力”中
解放出来了的因素，但是否也包含着牛
在艰苦环境下磨炼成的吃苦耐劳和勤劳
奉献的精神呢？包含着牛大智若愚、与人
为善的低头智慧呢？

而这道美丽的牛的风景线，已然在
温暖地揭示出一种民族向往和必然——
脱贫攻坚，共同富裕，藏区人民正在用牛
一般的勤勉踏实和奋斗精神走向幸福
自由的生活，同伟大祖国一道奔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

自在行走的牛
◎肖笃勇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